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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湿地保护、修复与生态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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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视角,分析了长江流域自然与湿地环境演变特征,归纳了长江流域湿

地资源概况,分别总结了长江源区、三峡库区湿地区、中游湖泊群以及长江三角洲湿地的区域性特征及其面临的威

胁因素,论述了典型重要湿地区域湿地保护与生态工程建设的示范案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长江流域湿地保护、修复

与生态管理的对策和建议,旨在助力于长江大保护,为长江流域湿地的保护和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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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干流全长6300km,流经11个省级行政区,长江水资源总量高达9755亿m3,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

是维护长江流域湿地生态系统平衡的原动力。长江流域横跨祖国东中西部,地形呈三级阶梯分布,包含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

等多种地貌类型,流域总面积达180 万 km2,GDP 占全国的42%,国土面积不到全国的 1/5,养育了全国1/3 的人口[1]。由于特殊的地

理位置,长江流域湿地对维护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其生态和战略地位都很显著。 

长江流域孕育了类型丰富的湿地资源,拥有独特的湿地景观,为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栖息和繁殖场所,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独特的生态系统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补给地下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流域湿地是陆地水循环的天然“海

绵”,也是我国重要的“绿色水库”。 

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工农业发展给区域湿地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三峡工程改变了中下游河流水文过程,

影响着河道地形和江湖关系演变。近年来湿地生态面临一系列问题,极端灾害天气频发,湿地萎缩、湿地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

降低。如何正确把握长江流域湿地保护和治理方向,有效地开展湿地保护与科学管理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通过分析长江流域自

然演变历史,梳理流域湿地环境演变的规律,基于流域的区域性特征,归纳不同区段的湿地生态特征、威胁因子及典型的生态示范

工程,提出基于流域管理的长江湿地保护与管理策略。 

1 长江流域自然与湿地环境演变 

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河段在第三纪中晚期已经分别形成雏形,而完全贯通则发生在长江第一湾被袭夺及三峡段贯通之后,

很多学者对金沙江是否被袭夺进行了研究,初步表明金沙江改向时间大约在 1.4百万年或以后[2];陈进等通过探讨山地发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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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剥蚀速率及该区域沉积物相关的研究成果,认为长江三峡贯通的时间在 1.1百万年至 1.2百万年或者稍后[3,4]。长江完全贯通

之后,上、中、下游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差异,其自然与湿地演变也各不相同(图 1)。 

1.1 长江源区 

长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全区面积达15.84万 km2。河源水系复杂,西源沱沱河、北源楚玛尔河以及南源当曲共同组成了

长江的 3个主源流。长江源区拥有中国最大的沼泽湿地群,沼泽面积约 1.43 万 km2,集中分布于源区东部和南部,以当曲流域最为

发育,主要是高寒沼泽化草甸。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加剧,湿地植被和土地退化、沼泽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减少。

有学者利用遥感方法研究长江源区湿地动态演变,结果表明1986～2000年长江源区湿地退化明显,主要是由高寒沼泽草甸湿地向

高寒草甸湿地、裸地和高寒草原演变
[5]
。 

 

图 1长江流域水系及湿地分区示意图 

2005 年以来,多个科考队通过对长江源头的冰川、湖泊、沼泽湿地等展开实地考察,发现长江源区沼泽湿地正呈斑块状退化,

萎缩速度加快[6]。在源头山间宽谷平原区,沼泽湿地从两侧山麓向中心地带退化,在山前冲洪积平原区,由山前冲洪积扇顶部向中

部、细土平原带退化,在河流阶地呈面状退化。随着沼泽湿地退缩,三江源区植被也由藏蒿草组成的沼泽化草甸将向由矮蒿草、

杂毒草组成的高山草甸及稀疏的灌丛草甸过渡,进而导致地区干旱、洪水泛滥、土壤沙化、荒漠化过程加剧等严重生态问题[7]。 

1.2 长江中下游 

从长时间尺度来看,长江中下游河道及江湖关系发生多次巨变,上新世末以来,长江携带大量泥沙在江汉平原沉积,加之人工

建造堤坝,形成了今日的高堤防和高洪水位的态势[8]。现代长江中下游河段逐步形成了上荆江弯曲分汉型、下荆江蜿蜒型和城陵

矶以下的分叉型 3种河型,河床演变规律各异[9]。总体上,荆江河段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向北分流、主河道位置南移、自由弯曲摆动、

江水向南分流等方面[10]。长江江湖历史演变研究表明,荆江地区经历了从古云梦泽逐步演变发展为蜿蜒型河道的过程[11]。 

历史上长江中下游流域就密布有许多通江、浅水草型的淡水湖泊
[12]
。秦汉以前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湖泊沼泽湿地连绵不断,伴

随长江的周期性泛滥和河流冲淤作用,形成了众多浅滩和沙洲。随着流域农业发展及堤坝的修建,先秦时期的“云梦泽”开始破

碎,到魏晋时已被分割成若干个大小湖泊,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湿地的围垦面积逐渐扩大,天然湿地萎缩,防洪功能下降,新中国成

立后长江中下游湖泊总面积进一步减少[13]。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改变了河流自然状态下的水文连通性,部分湿地丧失了季节性淹

灭的特征,大量滩地、浅水湖泊和沼泽等天然湿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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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长江河口 

长江入海水流量、泥沙含量、海平面升降及海潮变化等都是长江入海口及三角洲形成发育的重要影响因子
[14,15]

。长江三角洲

孕育了类型丰富的河口湿地,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长江河口生态环境产生了明显影响,建坝蓄水后,湿地逐渐萎缩,滩地土壤盐渍化,

河流携带泥沙能力下降导致三角洲从淤积型向侵蚀型转化[16]。 

随着“3S”技术的发展,很多学者利用遥感手段对长江河口湿地演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近60年来长江入海口湿地总体呈

现出减少趋势,其中水田和滩涂湿地减少并向建筑用地转变,养殖池及居工用地增加,围海填海活动导致滩涂萎缩,长江河口区不

断淤积,自然湿地转变为人工湿地,人工湿地转变为建筑用地等非湿地[17,18]。 

2 长江流域湿地资源与生态特征 

2.1 湿地资源概况 

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长江流域具有5类25型湿地,总面积达945.68万 hm
2
,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17.64%,自然湿地面

积为 751.39 万 hm2,流域湿地率 5.25%。其中近海与海岸湿地仅分布在长江下游崇明东滩的入海口,占全流域湿地面积的 7.47%;

河流湿地贯穿全流域,占全流域湿地的29.07%;湖泊湿地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区域,占全流域湿地的19.28%,其中36.44%分布在长江

中游区域;沼泽湿地主要分布在上游区域,占全流域湿地的 23.64%。人工湿地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区域,占全流域湿地面积的

20.54%[19](图 2)。 

长江流域的湿地资源具有以下特征:①空间分布不均,区域差异显著;②资源总量大,人均占有量少;③类型丰富,重要湿地

多;④生物多样性丰富,珍稀物种多;⑤河湖关系密切;⑥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影响明显;⑦上游源区以沼泽湿地为主,中下游以河湖

湿地为主。 

 

图 2长江流域湿地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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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湿地区域性生态特征及威胁因素 

长江流域湿地资源在不同区段表现出不同特点,并面临着不同的威胁因素。根据自然环境演变的区域性特征,可将其划分为 4

个典型湿地区:长江源湿地区、三峡库区湿地区、中下游河湖湿地区及河口三角洲湿地区(图 1)。 

(1)长江源区湿地 

长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部,具有明显的高原特征,是长江流域的主要水源涵养区,也是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响应的敏感

区域。长江源区湿地主要包括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3类,其中,河流湿地包括季节性和永久性,湖泊湿地包括永久性淡

水湖和永久性咸水湖,沼泽湿地主要为沼泽化草甸
[20]
。源区湿地总面积高达 1136133hm

2
,其中沼泽湿地面积最大,为 1104500hm

2
,

占源区湿地总面积的 97.3%,占整个长江流域沼泽湿地总面积的 93.21%。长江源区沼泽湿地中,沼泽化草甸湿地面积占该类湿地

总面积的88.36%,占整个长江流域沼泽化草甸湿地总面积的99.96%,河流和湖泊湿地占比最小,占源区湿地总面积的2.7%,主要分

布于当曲流域及楚玛尔流域[21]。 

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双重作用下,长江源头湿地开始退化,主要表现为:沼泽湿地萎缩、源头水量减少、湿地植被群落结

构改变、生物多样性降低。长江源区湿地资源面临的自然威胁因素主要包括全球变暖、极端灾害天气增加、冰川消融、水土流

失及鼠害泛滥 4个方面,人类活动因素包括人工开渠排水、滥采乱挖、无序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过度放牧等方面[22,23]。 

(2)三峡库区湿地 

三峡水库周期性蓄水放水使库区岸带形成了具有独特功能、结构和景观特征的干湿交替的湿地生态系统。水位的周期性变

化使得库区消落带具有水位反季节、连片面积大、地形复杂等特点。原来是陆地部分的土壤长期被浸泡后释放出营养物质对水

体造成污染,植物群落遭到淹没之后发生新的演替,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24]。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库区湿地生态系统表现出很强的生态脆弱性和不稳定性[25]。由于库区干流江段落差大、含

沙量高、水流较急,生藻类和水生高等植物数量很少。伴随水利工程的长期运行和城市化发展,三峡库区湿地面临着人地矛盾突

出、环境容量不足的问题,加之船舶工业、库区农业发展等污染源的存在,三峡库区水环境状况堪忧,水土流失也使消落带湿地遭

受破坏。合理利用和保护消落带独特的湿地资源,是三峡水库蓄水后面临的重要问题。 

(3)中游湖泊群湿地 

长江中游流域水系发达,湖泊、库塘众多,是我国湖泊最多的地区,鄱阳湖、洞庭湖、洪湖等著名湖泊都位于该区域,是我国

最具代表性的由长江及其众多支流泛滥而成的河湖湿地区。特有的地貌类型孕育了丰富的湿地类型,以长江中游为主的“长江及

其周围湖群”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所确定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生态区之一[26]。根据卫星遥感解译结果,长江中游区域河流湿地面积达

4836.82km2,湖库湿地面积达11000.98km2[27]。 

长江中游湿地资源类型多、面积大,有着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长江中游湖泊群是洪水的天然调节水库,在蓄水防洪方面

发挥着巨大作用。长江中游湿地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威胁:①湖区人口增加,人地矛盾突出;②工农业污染排放;③过度捕捞;④围

湖造田和农业开发;⑤外来物种入侵。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增加,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干扰越来越明显,长江中游湿地出

现面积缩小、自然灾害频繁、功能退化的现象[28]。 

(4)河口三角洲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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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入海前形成的冲积平原,该区域湿地资源丰富,不仅有多样的内陆湿地,还有广阔的滨海湿地,兼具了河口

湿地和海岸带湿地的特征,生物多样性丰富[29]。其中,内陆湿地主要包括河湖湿地、沟渠湿地、养殖池塘及沼泽湿地,滨海湿地主

要包括滩涂湿地、浅海与河口水域等
[30]

。长江三角洲地处我国东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湿地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生态环境脆

弱,受人类活动影响明显[31]。 

在自然因素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湿地受到过度开垦、围填海活动、湿地资源过

度利用、灌溉工程、污水排放、渔业农业施肥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开始出现面积减小、功能退化等问题[32,33]。此外,全球变暖可能

使未来海平面上升,三角洲地区更易遭受流域洪水、海洋风暴潮等因素的侵扰,并由此产生海岸侵蚀、地面下沉、湿地盐碱化等

一系列环境问题[34],这些因素对长江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构成威胁,直接影响到长三角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3 典型重要湿地保护与生态工程建设 

长江流域湿地区域差异性大,空间异质性强。结合湿地资源的地域性特点,在长江流域湿地保护、生态修复与湿地农业相结

合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摸索出了适合长江流域区域特色的湿地保护修复与利用模式。以下重点介绍上游若尔盖及三峡库区、中

游洞庭湖区及长江故道等在湿地保护与生态工程示范模式。 

3.1 上游若尔盖泥炭湿地恢复模式 

若尔盖高原沼泽泥炭湿地区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湿地中出现大

量的排水沟,高原泥炭沼泽湿地出现面积减小、水位下降、草场退化、水文和植被条件变化等问题[35]。 

2000 年以来,国家先后在若尔盖高原实施了以填、堵排水沟壑为主要措施的多项湿地保护与修复的示范工程,通过土石坝、

土石袋、混凝土重力坝和木板坝等方式实现拦堵排水沟壑目的。此外,在若尔盖高原自然河曲上通过构筑堤坝扩大集水单元上河

曲的过水面积,实施人工降雨和引水灌溉等措施[36];在湿地植被恢复方面,实施轮牧、围栏封育等措施[37]。目前,若尔盖高原在正

在实施泥炭湿地保护恢复工程,取得显著生态效果。 

3.2 三峡库区消落带林泽-基塘模式 

基于三峡库区消落带独特湿地环境特点,找到适合湿地保护与利用的生态友好型途径十分紧迫。2008 年以来,重庆大学湿地

研究团队与开县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合作,在三峡库区消落带成功实施一系列湿地生态农业工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白夹溪

实施的基塘工程和林泽工程。 

基塘工程通过顺应消落带水位的周期性变化,选择适应水位变化的植物[38],基塘中的植物生长季节结束后被收割实现其经济

价值,同时避免在水下腐烂造成二次污染[39];林泽工程选择耐淹且具有经济价值的乔木或灌木在消落带进行种植,在夏季为消落

带动物提供食物,冬季挺出水面的乔木为越冬鸟类提供栖息地[40]。二者结合形成林泽-基塘复合工程,在基塘内种植莲藕等经济作

物,放养白鲢等鱼类,同时在塘基上种植耐淹树木。 

3.3 洞庭湖湿地保护生态模式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湖区湿地呈现出独特的同心环带状特征,由湖盆中心敞水带、过水洲滩季节性淹没带、湖区外

环渍水低地带三部分构成[41]。面对洞庭湖湖泊生态与湖埦农业的问题,湖区已逐步建立了“稻萍鱼”,“桑基鱼塘”,“麻基鱼

塘”等丰富的湿地农业模式[42]。针对坑内洪涝渍害严重、低洼地面积大、湖洲周期性浸水等问题,实施了减少泥沙淤积、退田还

湖等生态修复方案,以及发展湖洲荻林、烷田洼地稻鱼麻、林农复合等适应滨湖区发展的生态农业工程
[4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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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游长江故道湿地保护模式 

天鹅洲故道作为长江中游典型的牛轭湖故道湿地,兼具有河流与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特征,湖北长江天鹅洲豚类和湖北石首

麋鹿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同依赖故道存在,分别维持着江豚与麋鹿两个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生态地位显著[45]。湿地面积缩

小、植被退化、水体污染是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内湿地生境质量下降和麋鹿种群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恢复湿地功能、扩大野

生放养面积等措施有利于恢复麋鹿和江豚栖息地的恢复,通过水利工程手段实现补水蓄水、优化植被群落结构是恢复麋鹿生境的

有效途径[46]。同时,故道排水、人工草场、湿地引水管渠等多项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的修建也是有效途径。 

4 流域湿地保护与管理策略 

4.1 贯彻长江大保护理念,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工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赋予了新时代湿地工作的新使命。要有效的遏制长江流域湿地环境恶化、

恢复自然湿地生态,必须要积极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应把握美丽中国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的机遇,结合不同区域湿地特征,

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辅的方式,合理布局生态修复工程,重点开展上游沼泽湿地退化修复、三峡库区消落带湿地植被修

复、中游河湖联系恢复和水体修复、中下游岸坡恢复,构建全流域河湖林田和谐共生的局面。 

4.2 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制度,健全流域管理体制机制 

构建完善的湿地保护体系是保护和管理湿地的最直接手段之一。流域内重要湿地已基本纳入了保护体系,但仍存在未被重视

的敏感和脆弱地带,保护体系覆盖程度还不够,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和制度,逐步形成以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

园为主体,国际重要湿地为重点的多层次相结合的湿地保护体系。同时应进一步健全流域湿地管理体制,完善湿地权属管理制度,

加强行政区间的合作,建立良性协调机制。 

4.3 实施重要区域针对性管理,因地制宜制定保护措施 

针对长江流域湿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区域差异显著、典型湿地和珍稀物种多等特征,识别长江流域湿地区面临的不同威胁

因素,因地制宜制定保护和修复措施。优先修复干扰强度大、破碎化严重、服务功能退化的典型湿地区。强化湿地分级管理,基

于流域尺度,对生态环境脆弱、战略地位突出、珍稀物种所在区域进行重点管理和保护。使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湿地都得到相

应的保护。 

4.4 实施江湖联通生态工程,严格自然湿地用途控制 

应充分认识长江中下游湿地区域河湖联通的重要性,根据水文气象要素的演变特征,适当建设疏浚引水工程,在汛期江湖联

通,汛末拦洪蓄水,提高湖区湿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此外,严格管制湿地区域的硬化性利用,提高项目准入标准。 

4.5 优化调整湿地利用模式,开展湿地生态农业工程 

湿地是自然资源,也是生产要素,在实现全流域湿地保护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湿地资源发挥其社会经济效益。湿地保护与发

展不是对立的,保护湿地应从根本上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合理利用湿地资源,推动区域产业绿色升级,鼓励

发展湿地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产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段湿地特征的利用模式,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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